
　２０１４年１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 Ｊａｎ．，２０１４
　第４１卷 第１期　　　　Ｊｏｕｒｍａｌ　ｏｆ　Ｈｅｎａｎ　Ｎｏｒｍａ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　ａｎｄ　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）　　　　 Ｖｏｌ．４１Ｎｏ．１　

移民社群整合与新加坡女子教育之发展

汤 锋 旺
（厦门大学 历史系，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）

摘　要：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风起云涌之时，新加坡华人社会掀起的女学运动亦蔚为壮观。与中国不同，移民时
代新加坡女子教育之发展呈现出浓厚的社群属性，它具有灌输政治意识、促进华人社会发展等社群整合功能。在
办学机制方面，新加坡华人社会则依托社群力量筹措经费和召集师生，加以制度化的管理，从而推动女子教育发
展。华人社群与女子教育的紧密关联，亦表明女子教育发展对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家庭、教育、经济、政治等方
面具有促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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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会衍变有着千丝万缕

的联系。２０世 纪 前 半 期 南 洋 华 侨 教 育 便 是 中 国 教

育体制的海外延伸。然而，在南洋华侨教育体系内，
华人女子教育一直处于“边缘”状态。而从新加坡华

人社会的视角来谈，通过兴办女学来强调女性的教

育主体身份，有助于建构华人的社群意识，进而达至

凝聚社群之目的。
从新马学术界来看，郑良树在《马来西亚华文教

育发展史》中，厘清新马华文教育发展脉络的同时，
梳理了新加坡华文女子教育发展的史实［１］１９４。李元

瑾则在研究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之取向

时，关 注 海 峡 华 人 知 识 分 子 在 女 权 与 女 学 思

想［２］２５７－２５８。国内学界亦 有 涉 及 移 民 时 代 新 加 坡 女

子教育之研究。周聿峨在《东南亚华文教育》中叙述

了新加坡女子教育发展情况［３］４９－５０。范若兰从社会

性别视角对新马地区女子教育进行研究，分析了战

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，指出新马华文教

育性别差异的根源［４］。
大体而言，学界对移民时代新加坡女子教育的

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一定的进展。但对于新加

坡华人社会创办女子教育的内在机制及其在社会层

面上所具有的社群功能重视不够。探究华人社会创

建女子教育的机制及其社群整合功能，须从当时华

人女校的具体运作入手，以透视移民时代新加坡华

人社会女子教育发展之动力因素，进一步认知女子

教育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社群整合之意义。
一、新加坡早期华人女子教育发展概况

在１８３７年新 加 坡 书 院 成 立 时，院 中 就 有 女 子

班，为各族女童提供小学程度的教育。后新加坡书

院小学部发展为莱佛士男校，女子班即发展为莱佛

士女校［１］２４６。莱佛 士 书 院 向 华 人 女 子 开 放，与 莱 佛

士对新加坡的设想有关。他认为书院创立目的在于

教育上层人民的子女、为殖民地培养所需人才、收集

有关文献、服务殖民制度等方面［５］。尽管莱 佛 士 书

院名义上是向新加坡各族群开放，实际上是为殖民

当局统治服务，且只有少数华人子女可以进入该书

院学习。
此 外，宗教团体积极推动了早期新加坡女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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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。１８４３年，伦敦布道会所属东方妇女教育促进

会派格兰特女士前往新加坡，前任的戴尔夫人已经

开办了一所 华 人 女 子 寄 宿 学 校，学 生 大 致 有２０多

名，增长势头良好［６］。由于中国此时开放通商口岸，
促使中国人携妻带子前往新加坡，伦敦布道会对该

校发展前景充满期待。格兰特小姐任内，该校向华

人 女 学 生 提 供 初 级 英 语 教 育，并 传 授 宗 教 知 识。

１８５３年，苏 菲 亚 柯 克 小 姐 接 替 格 兰 特 小 姐 管 理 学

校，但学生人数只有２０个［７］。该校向许多华人女孤

儿提供庇护，并专门为走读生成立分校，被称为“贫

民学校”。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，学校管理权从东方妇

女教育促进会转移到英国支那传教会。此后，学校

状况已不尽如人意，被迫关闭。
法国罗马天主教会于１８５４年创建圣婴 女 子 学

校。它由玛蒂德尔小姐和她的三位同行开办。她们

将传教与教育结合起来，并取得不错的成效。这所

女校面向新加坡各族群，以法语为教学用语。葡萄

牙罗马天主教会于１８７９年在一所小房子内开办了

圣安东尼女校，第二年搬到维多利亚街教堂旁边的

一所复式房里，该校学生主要是葡萄牙裔女童，采用

英文为教学用语［８］。美国卫理公会步其后 尘 东 来。
在新加坡建立传道据点不到三年，索菲亚．布莱克摩

小姐便在１８８７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，最先该校学生

以泰米尔人和印度人为主。１８８８年，布莱克摩小姐

又创办了菲尔德卫理公会女校，该校作为她在直落

亚逸街华人社会活动的据点，学生以华人为主［９］。
早期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主要办学力量来自

西方各国的传道会。这些女校以传播宗教为主要目

的，教学语言是西文，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宗教知识。
在这种宗教教育中，华人女子所学到的知识少之又

少。虽然它们后来大都接受英殖民当局的津贴，但

办学经费仍 然 捉 襟 见 肘［１０］。尽 管 女 子 教 育 发 端 较

早，然接受教会女子教育的华人非常少。一份１８９９
年新加坡英文女校统计显示，上述各校华人学生人

数总计３９名，印度人有１５名，马来人因为宗教原因

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教育，因此女校学生近百分之九

十都是欧洲人和欧亚混血儿［１１］。

１９世纪后半 期，华 人 社 会 规 模 不 断 扩 大，华 人

在航运、树胶等领域都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社

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华人对自己子女教育问题更加重

视，女子教育问题被视为重要一环。华人社会对海

峡华人妇女的言行举止感到担忧。娘惹被视为华人

社会重要问题。因为她们沉溺于赌博、迷信且愚昧。
正所谓“南洋闺教素不堪言，女子之居是邦者几不知

柔顺为何如，德贞节为何如事，此其素鲜启迪，唯视

其诸姑姨 姊 之 所 为，以 至 于 习 日 乖”［１２］。华 人 社 会

已经认识 到 教 育 本 族 群 女 子 的 重 要 性。林 文 庆 指

出：“我们的妻子将是子女们的母亲，她们掌握着塑

造我们民族命运的力量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应当

善待她们，授之以礼，给予接受体育和智育的同等机

会。”［１３］从必要性和重要性来谈，都应该改善海峡华

人女子的生存状况。
对于如何彻底改变海峡华人妇女风貌，华社认

为，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，让妇女们感受社会生活之

愉快，引导她们形成优雅高尚的言谈举止，才能最终

改善本族群的社会状况［１４］。１８９９年，林 文 庆、宋 旺

相等人积极筹划，成立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。由

于民智未开，办 学 过 程 阻 扰 颇 多［１５］，给 予 支 持 的 人

并不多。当邱菽园捐献三千元给该校时，宋旺相赞

誉之情即溢于言表。由于该校为海峡华人社群所创

办，学生以海峡华人女生为主，大量新客移民子女未

受到重视。１９０９年，学校创办十周年时学生人数还

未过百，且被殖民政府警告要求改善学校条件。学

校的发展并不顺利。
进入２０世纪，新加坡女子教育发展一 扫 颓 势。

中华女校、崇福女校、南华女校、南洋女校、静方女学

校等一批女校相继成立。之所以形成兴办女学的热

潮与当时中国有很大关系。晚清政府自光绪二十七

年（１９０１年）以 后 已 经 着 手 教 育 方 面 的 改 革。１９０３
年，晚清政府颁布的修订学堂章程便将女子教育囊

括其中。“民 国 肇 造 以 后，政 府 以 侨 胞 贡 献 革 命 甚

大，而重视侨教，侨社兴学之风更形蓬勃，加以五四

新文化 运 动 之 影 响，更 促 进 各 地 侨 教 之 发 展”［１６］。
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女子教育的意识亦渐趋觉醒。

二、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创建机制

从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，女子

教育发展与华人社会发展相同步。华人社会人口规

模、经济力量以及文化觉醒等方面的成长，促使华人

女子教育之兴办主体逐渐从政府、教会转移到华社

肩上。新加 坡 华 人 社 会 的 发 展 为 女 子 教 育 构 建 完

整、规范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。
从办学经费来看，女校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学费、

月捐、特 别 捐 等 方 面。一 般 而 言，学 费 收 入 较 为 固

定，在女校经费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。静方女学校

收支记录显示，学费在整个收入结构当中的比例相

当高且较稳 定［１７］。这 一 点 亦 在 南 洋 女 子 中 学 校 收

支表中得到验证。当学校运作过程中资金来源恶化

时，董事 会 通 常 会 考 虑 增 加 学 费 来 弥 补 经 费 的 不

足［１８］。除学费外，年 捐、月 捐 和 特 别 捐 亦 是 女 校 经

费的重要来源。来自华商的捐赠对女校至关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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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１６年南侨女 学 的 开 办 费 芳 名 录 显 示，陈 冀 扶、黄

云辉、古 荫 南、梁 谷 勋 等 客 籍 华 商 所 捐 之 金 额［１９］。
同时创办的崇福女校则在福建会馆监学王会仪倡议

下创办，由福建会馆资助。其中，福建籍华商对崇福

女校的捐赠 自 不 可 免。１９２８年 由 广 惠 肇 三 属 同 人

所创办的静方女校，其月捐、年捐或特别捐的主体为

三属华商或商号［２０］１。这些事实有力说明了华商对

女校的经济支持有明显的社群边界。
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文女校的经费状况整体上较

为紧张。在 经 常 性 收 入 无 法 满 足 或 遭 遇 突 发 情 况

时，华校当局采取灵活方式获取经费，包括演剧筹款

会、游艺会、成绩展览会等。其中，演剧筹款会最为

突出。学 校 连 续 演 剧，实 为 南 洋 学 界 之 创 举［２１］１３。
几乎所有女校都有举行过演剧筹款会。当女校因购

置校舍，或因经济萧条，抑或是教务发展遭遇经济困

难时，演剧筹款被视为有效途径。演剧筹款会之前，
董事会内部事前会通过成立筹备会，推举正总理、财
政员、查账员、庶务员等相关人员推进［２２］。而后，筹

备委员会起草演剧筹款宣言，向华社散发传单，售票

员挨家挨户沿门售票。各商家则鼎力支持演剧筹款

所需物品，提 供 会 场 所 需 之 糖 果、汽 水、香 烟 等［２３］。
尽管过去人 们 曾 对 女 学 生 演 剧 多 所 指 责，“但 到３０
年代，人们对女学生为筹学校经费而演剧已视为平

常事”［２４］。
此外，女校还通过开展览会来募集经 费。展 览

会召开时，学校就会将学生优秀作品出售给民众，以
获得微薄收入。这种兴教之举亦得到了学生支持。

３０年代，新加坡女校普遍遭遇经济困难。中华女校

校友会为维持母校发展宣告成立并积极募捐款项。
南华女校为了“打倒债台”而召开同人大会寻求解决

之道。女校方面亦鼓励华社的义举，如静方女学校

在１９３８年筹建校舍时规定：凡捐款五千元以上者，
以本校大礼堂纪念捐款人，或被指定之某人，并悬其

廿四寸相片于校内；凡捐款二千元以上者，以本校图

书馆纪念捐款人；凡捐款一千元以上者，以本校教室

一所纪念捐款人，并悬其廿四寸相片于校内［２５］。无

论是演剧筹款会、游艺会、展览会，还是女校为缓解

经济困境所采取之举措，其根本在于动员华社力量

以促进华人女子教育发展。
其次，师资与招生亦是华社兴办女子教育的重

要内容。战前的新加坡，教育水平不高，不得不从中

国聘请教师。当时由于社交活动范围不大，加上存

在籍贯观念，广东人办的学校多从广州请教师。福

建人的学校则从厦门请教师，潮州人也循例从汕头

请他们的乡亲来办学［２６］。女校自身不断发展，对师

资的需要不断增加。在本地无法提供充足师资的情

况下，女校大都从中国聘请教师。１９３６年静方女学

校教职员一览表显示，该校百分之七十的教职员属

广东籍［２０］３－５。而一 些 跨 帮 合 作 的 女 校 情 况 则 略 有

改观。１９３５年南洋女校２３名教职员当中只有７位

福建籍［２７］１２９。教 师 社 群 属 性 构 成 与 女 校 之 社 群 属

性大体一致，但这种局面在不断改善当中，教职员招

聘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日趋重视。以招聘校长为例，
新加坡华人女校大都从中国招聘而来，并且具有从

事女子教育工作的专业背景。南洋女校首任校长余

佩皋、静方女校校长陈如葆、南华女校第一任校长吴

木兰等人即如此。至于普通教师，女校发展初期的

师资亦来自中国，而随着各女校师范科的创设，女校

教师教育背景发生了悄然变化，女校教师当中本地

师资的比例不断上升，显示出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女

子教育本土化趋势的加强。
女校生源方面，亦显示出浓厚的帮群 色 彩。根

据静方女学校１９３６年学生籍贯表的分析，该校广东

籍的学生 人 数 有１９８名，福 建 籍 的 学 生 人 数 有５０
名，江西籍的学生则有１名［２０］３－４。虽然各女校都宣

称并“无畛域之分”，事实上女校学生的人数构成还

是明显看出 该 校 之 社 群 所 属。南 洋 女 子 中 学１９３５
年的在校学生籍贯表亦反映出该校福建籍学生占多

数的事实。在３７６名学生中，福建籍学生有２１１名，
占了百分之五十六之多［２７］１４５。从招生方式看，各校

一般会在报刊上登出招生广告和招生简章。对入学

资格、试验科目、试验日期和入学日期等方面进行限

定［２８］。由于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，学生数量与办

学经费多少关系甚大。女校在生源方面囿于华社帮

群结构，其社群属性往往决定了学生社群属性的构

成。
复次，在殖民地背景下创办女子教育的关键问

题之一是如何有效管理女校。这可从当时女校规章

制度和行政结构窥见一二。女校的组织结构由董事

部和教务部组成。各校通过董事部章程对董事部的

组成、选举办法、选举资格、董事会成员权责等方面

进行详细规定。从董事会组成来看，新加坡华文女

校的董事一 般 来 自 该 校 所 属 之 社 群。１９３５年 南 洋

女子中学校董一览表中，二十一名董事成员中，只有

林文田一人属广东籍［２７］１２８；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，静方

女学校董事部职员一览表亦显示该校董事会成员大

都属广东籍［２０］１－３。作为跨帮兴办女学的南华女校，
其董事会成员则显示出多元性特点。南华女校董事

除了广府人和福建人外，客属人士在这当中也扮演

了重要角色［２９］。但是，跨帮合作也意味着南华女校

·３７·



内部纠纷的参杂。１９３２年，南华女校陷入内部纠纷

当中，最终诉 诸 同 人 大 会，欲 求 解 决 董 事 会 内 部 纠

纷，但收效甚微。由此观之，华社内部的整合与冲突

对女校董事会运作有很大的影响。教务部作为执行

机构，是构成女校管理的重要方面，它由校长负责。
校长由董事聘请并负责日常行政事务，董事部专心

负责经费事务，两者分工合作，依序进展。教务部下

设教务会议，分设教务课、训育课、事务课三部分，各
课由各个负 责 具 体 事 务 的 股 组 成［３０］。各 部 门 依 据

所规定的规章制度来推进校务发展。
概言之，制度化与社群化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

人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，女子教育发展亦通过社群

化与制度化的方式推进。一方面，华文女校在经费

来源、师资与学生、学校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社群属

性；另一方面，华文女校的运作和管理又基于一整套

规章制度基础之上。尽管华人社会固有的社群观念

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华文女校发展的制度化，但是，社
群化和制度化仍是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文女校发展

的两大推动力。
三、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社群功能

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，学校教育是社会整合系

统当中的重要环节。反过来，发展教育对促进社群

整合亦具有积极的作用。同理，新加坡女子教育的

发展对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群整合亦产生了重要

的影响。女子教育的发展不仅为此时华人社会培养

了众多人才，也促进了华人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，最
终促进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凝聚与整合。

第一，女子教育的发展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

社会培养了 人 才，推 动 了 新 加 坡 华 人 社 会 的 发 展。
从培养宗旨来看，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的

立足点曾经历了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转变的过程。
在民国创立以前，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女子教育的看

法基本上与中国一致。华社认为，中国女子教育落

后于西方，这 是 造 成 中 国 落 后 于 西 方 的 重 要 原 因。
尽管华人社会开始认识到东西方女子教育存在的差

距，但是，此时华人社会更多地是把女子教育与“相

夫教子”联系在一块。女子学校的课程就包括女工、
烹饪等，并以培养“贤妻良母”为目标。

这种情况直至民国创建后才开始改观。女子作

为国民一分子被赋予更多的国家和社会义务，正所

谓“女子为国民之母，女学为母教之源”［３１］。各女校

在章程宗旨的规定上也将培养良好国民列为重要目

标。从课程设置来看，女校课程与男校一样，也设置

了公民课程，冀图培养女生的国民意识。女校的发

展更加多元，为华社培养的人才不再囿于家庭需要，

一些师范、艺 术、体 育 等 方 面 的 专 门 性 人 才 开 始 涌

现。在师范教育方面，华文女校的贡献则是有目共

睹的。在１９１１年 中 华 女 校 便 附 设 师 范 班。１９１７
年，南华女校 也 附 设 师 范 班。１９２８年，静 方 女 校 成

立时也兼办 师 范 部［３２］。这 在 女 校 历 届 毕 业 生 名 录

当中可得窥见一斑，历届师范班学生的去向表明女

校在新加坡整个华文教育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在体育、艺术人才方面，南洋女子体育专门学校除了

培养华人女子体育人才外，为造就艺术人才起见，还
于１９３１年 增 设 了 艺 术 科［３３］。另 外，女 校 亦 非 常 重

视女子职业教育。有女校的董事会指出：“女子体育

固当积极鼓吹，而妇女职业尤当酌为提倡。盖当此

经济竞争之时代。无论男女，均应有稳当职业，以便

独立生存”［３４］。由 此 观 之，移 民 时 代 新 加 坡 华 人 女

子教育的发展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演变的产物，亦

对华人社会的家庭、教育、经济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

响。
第二，女子教育对华人社会整合的作用，还体现

在它促进了新加坡华人女性的政治觉醒。这主要体

现在女校的政治认同方面。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文女

校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。女校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传

播中华文化，而且在学校秩序上显示出对中国认同。
当女校举行毕业礼、开学礼或其他活动时，其秩序当

中的重要环节就包括向国旗行礼、唱国歌［３５］。这与

女校的培养宗旨一致。南洋女子学校１９３５年校历

显示，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、总理逝世纪念日、革命

先烈殉国纪念日、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、国民革命誓

师纪念日、孔诞纪念日、国庆纪念日、总理诞辰纪念

日是该校的重要节日［２７］１３１。一般而言，重要节日时

女校都会举行庆祝活动。此外，女校还积极参与华

人社会的政治活动。１９３１年，南华女生帮助筹赈会

热心售票，筹 赈 会 认 为 该 校 筹 赈 成 绩 卓 著，实 堪 嘉

许。１９３８年，新 加 坡 南 华 女 中、崇 福 女 中、中 华 女

中、静方女中、南洋女中皆热心报效祖国，为中国的

抗日战争 筹 得 了 不 少 的 赈 款［２４］２８１。通 过 教 学 活 动

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，女校对中国的认同亦有所增

强，这对唤醒当时女性的政治意识是有裨益的。
综观上述，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女子教育既是

华人社会整合的产物，又是华人社会整合的推动力。
华人社会透过社群化与制度化的方式来为女子教育

发展提供动力；女子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华

人社会的整合。女子教育培养目标从家庭层面转向

社会层面，华人女性参与到华人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等事务当中去，这对于华人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具

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而且，新加坡华人社会创办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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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华人社会凝聚华社力量、实现

华人社会整合的历史过程。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

的视角来谈，女子教育发展除了社会性别意义外，对
华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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